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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㡊
視
帝
視
后
選
舉
頒
獎
禮
，
最
好
看
的
是
一

眾
花
旦
藝
人
行
紅
地
毯
，
周
身
珠
光
寶
氣
。
娛
樂

記
者
上
前
讚
嘆
，
你
好
閃
好
漂
亮
啊
，
跟
㠥
必
問

一
身
首
飾
值
幾
錢
。
女
藝
人
就
以
幸
福
的
聲
音

答
：
九
百
萬
，
千
二
萬
，
二
千
五
百
萬
；
再
配
以

很
﹁
㜌
﹂
的
表
情
，
撒
嬌
說
：
鑽
石
鍊
很
重
呀
，
頸
上

戴
了
個
豪
宅
！

一
個
初
來
香
港
的
人
，
定
會
覺
得
我
們
俗
不
可
耐
，

啥
都
問
幾
多
錢
。
爭
妍
鬥
麗
也
算
了
，
硬
要
鑽
飾
價
錢

大
比
拚
，
真
是
個
拜
金
城
市
。
最
奇
的
是
香
港
沒
人
會

覺
得
奇
，
藝
人
和
記
者
樂
在
其
中
，
觀
眾
也
看
得
理
所

當
然
。

是
的
，
我
們
就
是
俗
。
外
國
的
紅
地
毯
訪
問
，
就
沒

見
過
藝
人
喜
孜
孜
談
論
鑽
飾
值
多
少
錢
的
。
但
這
裡
有

我
們
﹁
俗
﹂
的
底
蘊
。
忍
不
住
又
引
用
我
喜
歡
的
作
家

阿
城
，
在
︽
閑
話
閑
說
︾
一
書
第
三
十
節
，
提
到
他
第

一
次
踏
足
香
港
的
感
覺
：
﹁
我
八
五
年
第
一
次
去
香
港
，
當
下
就
喜

歡
，
就
是
喜
歡
裡
面
世
俗
的
自
為
與
熱
鬧
強
旺
。
﹂
又
說
：
﹁
香
港

的
飯
館
裡
大
紅
大
綠
大
金
大
銀
，
語
聲
喧
嘩
，
北
人
皆
以
為
俗
氣
，

其
實
你
讀
唐
詩
，
正
是
這
種
世
俗
的
熱
鬧
，
鋪
張
而
有
元
氣
。

﹁
香
港
人
好
鮮
衣
美
食
，
不
避
中
西
，
亦
不
貪
言
中
華
文
化
，
正

是
唐
代
式
的
健
朗
。
﹂

廿
七
年
過
去
了
，
現
在
的
香
港
，
還
有
阿
城
心
目
中
﹁
唐
代
式
的

健
朗
﹂
和
﹁
世
俗
的
自
為
與
熱
鬧
強
旺
﹂
嗎
？
抑
或
只
是
一
場
美
麗

的
誤
會
？

港
人
今
日
的
﹁
成
分
﹂
和
心
態
，
跟
八
十
年
代
比
較
，
無
疑
有
很

大
變
化
，
但
從
芝
麻
小
事
，
如
對
花
旦
身
上
首
飾
價
目
的
興
奮
，
我

認
為
那
種
世
俗
自
為
與
熱
鬧
仍
是
很
強
的
，
而
且
有
種
幾
乎
全
民
認

可
、
不
為
禮
教
捆
綁
的
歡
愉
與
自
由
。
又
引
阿
城
：
﹁︽
禮
記
︾
中

記
載
古
代
規
定
﹃
刑
不
上
大
夫
，
禮
不
下
庶
人
﹄，
講
的
是
禮
的
適

用
範
圍
不
包
括
俗
世
，
因
此
俗
世
得
以
有
輕
鬆
變
通
的
餘
地
，
常
保

生
機
。
﹂

所
以
我
特
喜
歡
看
一
眾
花
旦
炫
耀
手
上
鵝
蛋
大
的
贊
助
商
鑽
戒
。

她
們
的
人
生
軌
跡
，
就
是
香
港
俗
世
的
寫
照
之
一
。
如
果
有
天
這
些

藝
人
，
一
個
一
個
公
開
表
示
要
搞
革
命
，
還
要
領
導
革
命
，
我
就
要

移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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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世　俗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從
舊
書
堆
翻
出
一
本
書
，
不
禁
百
感
交
集
，

少
年
往
事
湧
上
心
頭
，
遂
草
下
這
篇
短
文
，
以

資
紀
念
。

這
書
曰
︽
殷
海
光
近
作
選
︾，
海
光
文
選
委

員
會
出
版
，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
所
謂
﹁
海

光
文
選
委
員
會
﹂，
委
員
只
有
四
人
：
何
友
暉
、
林

悅
恆
、
黃
展
驥
、
羅
業
宏
，
他
們
都
是
殷
海
光
台
大

哲
學
系
的
學
生
。
在
︿
編
後
話
﹀
中
，
他
們
說
：

﹁
今
年
︵
指
一
九
六
九
年
︶
九
月
初
，
突
聞
殷
先
生

舊
病
復
發
，
危
在
旦
夕
，
我
們
決
定
趕
快
先
出
一
本

文
集
，
希
望
在
他
有
生
之
年
，
看
得
到
自
己
文
集
的

出
版
，
不
幸
，
天
不
從
人
願
，
在
文
集
快
將
出
版
的

時
候
，
殷
先
生
就
與
世
長
辭
了
。
﹂

殷
海
光
還
為
這
書
作
了
一
篇
︿
自
敘
﹀，
其
中
引

了
梁
啟
超
︽
志
未
酬
︾
歌
，
感
慨
萬
分
說
：
﹁

我

寫
這
自
敘
時
，
正
是
我
癌
病
再
度
併
發
的
時
候
，
也

就
是
我
和
死
神
再
度
搏
鬥
的
時
候
。
這
種
情
形
，
也

許
正
象
徵
㠥
今
日
中
國
自
由
知
識
分
子
的
悲
運
。
今
天
，
肅
殺

之
氣
遍
佈
㠥
大
地
。
自
由
民
主
的
早
春
已
被
消
滅
得
無
蹤
影

了
。
﹂

殷
海
光
是
誰
？
年
輕
一
輩
想
已
無
人
知
道
。
在
當
年
台
灣
戒

嚴
時
期
，
他
是
一
位
響
噹
噹
的
人
物
，
是
台
灣
自
由
主
義
的
啟

蒙
大
師
，
也
是
一
位
殉
道
者
。
湖
北
黃
岡
人
，
生
於
一
九
一
九

年
，
死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
一
九
五
○
年
代
，
任
教
於
台
灣
大

學
，
課
餘
寫
下
大
量
的
政
論
文
章
，
以
筆
來
對
抗
言
論
思
想
禁

制
，
成
台
灣
執
政
當
局
的
眼
中
釘
。
一
九
六
六
年
七
月
，
台
大

在
政
治
壓
力
下
不
再
和
他
續
聘
，
生
活
起
居
也
受
到
監
視
。
在

如
此
淒
涼
環
境
下
，
不
幸
罹
患
了
惡
症
，
終
鬱
鬱
而
逝
。
他
以

梁
啟
超
的
︽
志
未
酬
︾
來
自
況
，
實
令
人
感
慨
萬
分
，
憤
慨
萬

分
。我

不
識
殷
海
光
先
生
，
但
方
當
年
少
，
讀
了
他
不
少
譯
㠥
，

對
他
的
為
人
萬
分
欽
敬
。
當
年
，
與
黃
展
驥
稔
熟
，
他
要
搞
這

部
︽
近
作
選
︾，
我
義
不
容
辭
，
與
黃
錦
滿
、
麥
釗
兩
位
少
年

朋
友
，
特
地
到
圖
書
館
翻
書
，
編
訂
了
︿
殷
海
光
教
授
論
文
目

錄
﹀
一
文
，
附
在
這
本
書
之
後
。
因
書
急
要
付
梓
，
目
錄
欠
完

善
。
但
可
算
是
我
們
對
殷
海
光
先
生
的
一
份
敬
意
。

殷
海
光
被
國
民
黨
監
視
的
一
段
日
子
裡
，
發
表
文
章
固
然
不

行
，
欲
尋
資
料
更
不
可
得
。
當
年
有
一
位
姓
顧
的
香
港
台
大
僑

生
，
暑
假
回
港
向
我
們
吐
殷
先
生
之
苦
，
並
說
他
想
看
大
陸
一

些
學
人
的
著
作
。
於
是
，
我
們
立
即
組
織
了
一
個
搜
書
捐
書
的

運
動
。
當
時
也
，
論
藏
書
之
豐
，
還
數
在
下
，
也
在
義
不
容
辭

下
，
我
從
書
齋
中
揀
選
了
一
疊
。
當
年
正
值
大
陸
文
革
如
火
如

荼
之
際
，
好
書
難
尋
，
市
面
出
售
者
亦
昂
貴
非
常
。
記
憶
最
深

者
，
我
捐
出
有
︽
沫
若
文
集
︾，
費
孝
通
的
︽
鄉
土
中
國
︾
和

儲
安
平
的
著
作
，
全
由
這
位
姓
顧
的
朋
友
撕
掉
封
面
，
攜
之
暗

赴
台
灣
，
是
否
到
達
殷
海
光
之
手
，
那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然
而

不
久
他
就
與
世
長
辭
了
。
當
年
以
文
圍
剿
殷
海
光
的
文
人
，
如

徐
高
阮
、
胡
秋
原
之
輩
也
早
已
成
灰
。
黃
展
驥
、
黃
錦
滿
、
顧

友
亦
失
聯

絡
，
麥
釗

年
初
一
瞑

不
視
，
看

㠥

這

部

︽
殷
海
光
近

作
選
︾，
怎

不
感
慨
萬

分
！

殷海光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十
二
月
七
日
為
一
代
名
伶
任
劍
輝
逝

世
四
分
一
世
紀
之
忌
辰
，
其
生
前
死
黨

生
死
之
交
姊
妹
好
友
白
雪
仙
，
召
齊
任

劍
輝
生
前
至
交
好
友
陳
醫
生
、
汪
明

荃
、
唐
鶴
德
︵
張
國
榮
生
前
同
性
知

己
︶、
倫
永
亮
、
奚
仲
文
、
任
冰
兒
︵
胞
妹
︶

等
近
百
人
和
任
姐
仙
姐
昔
年
雛
鳳
鳴
之
愛
徒

梅
雪
詩
和
陳
寶
珠
等
，
濟
濟
一
堂
同
聚
任
姐

故
居
逸
廬
聚
會
致
祭
追
悼
，
不
少
同
行
在
娛

版
刊
出
大
合
照
，
並
說
明
﹁
看
見
梅
雪
詩
就

讓
人
想
起
昔
日
任
白
之
愛
徒
雛
鳳
鳴
﹂。
而
偌

大
卅
人
一
個
雛
鳳
團
，
如
今
所
見
則
只
僅
存

﹁
阿
嗲
﹂
梅
雪
詩
和
一
個
陳
寶
珠
了
。

這
般
說
法
也
不
真
確
全
面
，
如
今
陳
寶
珠

常
演
任
白
戲
寶
，
但
寶
珠
原
先
不
算
是
雛
鳳

一
分
子
，
小
時
她
一
早
去
了
拍
電
影
，
沒
正

式
﹁
穿
紅
褲
﹂
從
基
礎
功
架
學
好
粵
劇
，
皆

因
她
養
父
陳
非
儂
、
養
母
宮
粉
紅
都
是
粵
劇

大
老
倌
，
認
為
她
也
應
學
點
真
正
粵
劇
基
本
功
，
就
另

派
寶
珠
去
跟
京
粵
名
家
粉
菊
花
學
文
武
生
基
本
功
架
。

當
時
和
寶
珠
同
門
學
藝
的
尚
有
陳
好
逑
、
李
居
安
等
，

那
時
師
傅
的
評
語
是
李
居
安
、
陳
好
逑
的
功
夫
學
得
最

好
，
陳
寶
珠
則
最
懶
最
沒
有
進
步
，
因
為
她
的
時
間
大

部
分
去
拍
電
影
賺
錢
了
，
怎
有
時
間
好
好
學
基
本
功
？

及
後
這
廿
多
年
陳
寶
珠
收
山
又
要
教
兒
子
楊
天
經
演

戲
，
自
己
亦
常
客
串
登
場
，
再
在
粵
劇
深
研
，
所
以
功

架
比
小
時
做
散
兵
游
勇
好
得
多
。
而
另
一
班
跟
任
白
學

藝
的
雛
鳳
，
則
原
是
請
來
做
﹁
襯
水
﹂
任
白
蛇
傳
後
群

仙
女
的
歌
舞
女
郎
，
順
便
教
她
們
學
粵
劇
，
初
招
有
卅

人
，
逐
漸
汰
弱
留
強
，
初
時
經
常
組
合
作
演
出
的
有
龍

劍
笙
︵
阿
刨
︶、
梅
雪
詩
︵
阿
嗲
︶、
江
雪
鷺
、
言
雪

芬
、
關
雪
麗
、
朱
劍
丹
、
蓋
劍
奎
等
，
學
白
雪
仙
派
練

花
旦
︵
青
衣
︶
的
，
藝
名
中
間
排
一
個
雪
字
，
學
任
劍

輝
文
武
生
的
，
藝
名
中
排
一
個
劍
字
。
而
花
旦
中
唱
腔

做
手
最
好
的
是
﹁
八
妹
﹂
江
雪
鷺
，
因
技
藝
突
出
，
一

早
很
多
人
挖
角
叫
她
擔
正
起
班
，
師
傅
白
雪
仙
不
喜
她

太
早
自
動
出
師
，
所
以
仙
姐
一
早
把
這
水
準
最
高
的
女

徒
﹁
開
除
學
籍
﹂，
雛
鳳
由
此
折
了
一
翼
。

另
外
的
基
本
雛
鳳
朱
劍
丹
、
言
雪
芬
等
為
求
生
計
另

參
加
別
的
劇
團
演
出
，
又
開
班
授
徒
，
雛
鳳
靠
梅
雪
詩

和
龍
劍
笙
兩
個
高
徒
難
撐
天
下
，
又
龍
劍
笙
旅
美
半
退

休
，
雛
鳳
到
今
天
來
祭
任
姐
的
就
只
剩
一
個
梅
雪
詩

了
。
粵
劇
和
京
劇
一
樣
便
是
如
此
隨
㠥
時
代
由
褪
色
而

湮
沒
了
。

由褪色而湮沒
阿　杜

杜亦
有道

﹁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

詩
仙
李

白
的
名
句
，
道
盡
了
遊
揚
州
的
最
佳
時

節
。
三
月
春
光
明
媚
，
繁
花
錦
簇
，
當

然
至
佳
，
但
遊
興
忽
至
，
坐
言
起
行
，

又
有
﹁
志
同
道
合
﹂
遊
伴
相
隨
，
十
二

月
也
是
下
揚
州
好
時
節
！

揚
州
向
來
就
是
一
個
有
㠥
濃
濃
煙
火
氣

息
、
衣
食
住
行
皆
紛
繁
暢
快
的
城
市
。
揚
州

人
會
吃
，
懂
吃
，
能
吃
，
﹁
皮
包
水
﹂
不
過

是
小
點
心
，
展
示
的
是
揚
州
平
和
親
切
的
一

面
，
而
三
頭
宴
才
是
正
餐
和
大
菜

，
顯
露
的

是
揚
州
雍
容
精
緻
的
另
一
面
。
抵
達
揚
州
第

一
頓
晚
宴
，
等
候
㠥
我
們
的
就
是
著
名
的

﹁
三
頭
宴
﹂。

所
謂
﹁
三
頭
﹂，
就
是
﹁
扒
燒
整
豬
頭
﹂、

﹁
拆
燴
鰱
魚
頭
﹂
、
﹁
蟹
粉
獅
子
頭
﹂
的
總

稱
，
是
揚
州
菜
系
中
的
招
牌
菜
。
淮
揚
菜
以
功
夫
見

長
，
也
稱
之
為
功
夫
菜
。
三
頭
宴
是
採
用
當
地
的
普
通

食
材
，
經
過
精
心
烹
製
而
成
。
食
材
普
通
，
精
雕
細

作
，
形
、
色
、
味
俱
佳
，
乃
淮
揚
菜
最
大
的
特
色
。

就
拿
形
來
說
，
整
個
豬
頭
在
烹
製
酥
爛
剔
骨
後
，
裝

盆
加
以
點
綴
，
一
副
大
富
大
貴
之
相
的
﹁
八
戒
臉
﹂
躍

然
其
間
；
獅
子
，
人
稱
百
獸
之
王
，
諧
音
﹁
事
事
如

意
﹂，
碩
大
的
獅
子
頭
肉
丸
，
裝
入
特
製
的
器
皿
中
，
碧

綠
菜
心
襯
托
，
一
看
就
讓
人
喜
上
心
來
；
雪
白
的
奶
湯

中
，
鰱
魚
頭
若
隱
若
現
，
口
感
香
醇
，
亦
予
人
年
年
有

餘
的
觀
感
。

歷
來
歌
頌
揚
州
美
食
﹁
三
頭
宴
﹂
的
詩
文
不
少
，
在

進
宴
的
揚
州
賓
館
宴
會
廳
便
懸
掛
了
一
幅
唐
末
江
南
進

士
鄭
璧
的
賦
詩
曰
：
﹁
揚
州
好
，
佳
宴
有
三
頭
，
蟹
脂

膏
豐
斬
肉
美
，
鑊
中
清
燉
鰱
魚
頭
，
天
味
人
間
有
。
揚

州
好
，
佳
宴
有
三
頭
，
盤
中
荷
點
雙
雙
玉
，
夾
食
鮮
醇

爛
豬
頭
，
雋
味
朵
頤
留
。
﹂

可
恨
我
們
一
行
七
人
，
面
對
滿
桌
揚
州
美
饌
，
如
何

努
力
，
也
只
能
消
耗
其
十
分
之
三
、
四
而
已
，
望
㠥
豬

頭
、
魚
頭
、
獅
子
頭
興
嘆
！

佳宴有三頭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生
活
與
商
業
往
來
皆
十
分
重
視
曆

法
，
以
農
立
國
的
中
國
人
尤
重
視
之
。

我
們
熟
悉
的
是
新
曆
和
農
曆
，
至
於
所

謂
瑪
雅
曆
，
很
多
人
在
以
前
連
聽
都
未

聽
過
。
近
年
驟
然
名
聞
世
界
，
皆
因
有

二
○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是
世
界
末
日

的
流
言
而
成
焦
點
。
瑪
雅
曆
末
日
之
說
震
驚

全
球
。

世
界
末
日
？
信
的
人
不
多
。
然
而
，
世
界

上
，
一
種
米
養
百
種
人
，
當
然
也
有
人
懷
㠥

恐
懼
之
心
，
惶
恐
不
安
，
面
對
此
日
之
到

來
。
相
反
，
大
多
數
人
都
樂
觀
積
極
迎
接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之
來
臨
，
皆
因
，
有
識
之
士

都
知
道
這
是
瑪
雅
族
人
的
認
知
，
二
十
一
日

是
當
族
人
一
個
世
紀
之
結
束
，
二
十
二
日
太

陽
出
來
了
，
將
又
是
新
紀
元
新
生
活
的
開

始
。
可
惜
，
世
界
上
竟
有
人
惶
恐
極
之
不
安
影
響
情

緒
，
做
出
反
常
行
為
；
亦
有
人
醒
目
得
很
，
趁
此
機
會

﹁
發
財
搵
銀
﹂，
亦
有
人
閤
家
到
西
班
牙
旅
行
，
偏
向
險

中
行
，
去
避
險
也
好
，
逆
險
而
上
也
罷
。
某
些
教
育
水

準
低
的
地
方
，
竟
有
人
以
此
﹁
謠
言
﹂
惑
眾
，
幾
乎
搞

出
了
人
命
。

只
不
過
，
波
濤
洶
湧
的
股
市
，
置
身
此
間
的
大
小
投

資
者
都
姓
﹁
賴
﹂
也
姓
﹁
風
﹂，
信
風
水
者
卻
不
少
。
有

人
在
﹁
末
日
﹂
之
前
，
趁
股
市
狂
升
時
沽
貨
清
倉
。
果

然
﹁
誤
打
誤
撞
﹂，
﹁
末
日
﹂
那
天
港
股
下
跌
，
成
交
淡

靜
。
事
關
確
實
有
人
被
﹁
末
日
﹂
所
影
響
，
忐
忑
不

安
。
其
實
，
當
今
世
界
，
天
災
人
禍
慘
劇
多
，
複
雜
多

變
的
局
勢
，
令
人
看
不
清
也
看
不
透
前
景
，
對
任
何
投

資
也
不
敢
重
拳
出
擊
，
只
能
步
步
為
營
，
見
一
步
行
一

步
而
已
。
人
生
價
值
觀
也
只
是
得
歡
悅
時
且
開
懷
，
今

朝
有
酒
今
朝
醉
囉
。
聽
說
今
年
聖
誕
市
道
較
往
年
淡

了
，
尤
其
是
高
檔
消
費
品
。
一
來
，
內
地
新
人
事
新
作

風
，
反
腐
倡
廉
雷
厲
風
行
，
送
禮
之
風
亦
只
能
是
﹁
看

㠥
辦
﹂
了
；
二
來
當
然
是
與
市
道
有
關
，
整
年
生
意
不

比
往
年
好
，
應
慳
得
慳
，
送
禮
預
算
也
就
打
折
扣
了
。

似
乎
眾
多
行
業
中
，
股
市
中
，
港
股
㞫
生
指
數
表
現

佳
，
業
界
順
風
順
水
者
肯
定
有
得
搵
，
若
然
是
﹁
淡
友
﹂

者
逆
市
而
行
，
人
賺
錢
你
就
要
蝕
本
了
。
年
近
歲
晚
，

又
到
猜
指
數
時
。
二
○
一
二
年
收
市
日
，
㞫
生
指
數
會

升
到
二
萬
二
千
八
百
點
嗎
？
還
是
二
萬
二
千
六
百
點
有

支
持
？
猜
中
者
，
有
財
發
。

一切如常
思　旋

思旋
天地

聖
誕
節
了
，
恭
喜
大
家
逃
過
一

劫
，
我
們
沒
有
世
界
末
日
呀
。
有
記

者
採
訪
玄
學
家
李
丞
責
，
問
他
對
末

日
的
看
法
，
他
笑
言
從
未
擔
心
過
，

否
則
又
怎
會
選
上
明
年
二
月
二
日
舉

行
婚
禮
？

其
實
在
這
些
年
頭
，
間
中
都
會
傳
出
世
界

末
日
的
預
言
，
每
次
都
安
然
度
過
，
得
啖

笑
。
我
在
想
如
果
這
一
天
真
的
來
了
，
世
界

停
止
，
反
而
感
到
平
和
，
我
不
再
擔
憂
後
世

人
的
命
運
，
還
有
多
少
人
受
㠥
甚
麼
的
折

磨
。
但
，
今
天
地
球
仍
然
轉
動
，
在
此
聖
誕

佳
節
，
這
個
充
滿
愛
的
日
子
，
我
們
應
該
對

得
不
到
溫
飽
的
人
更
加
關
注
。

二
○
一
二
年
香
港
世
界
宣
明
會
剛
好
五
十

年
，
走
進
大
角
咀
簡
陋
的
辦
事
處
，
可
感
受

到
這
兒
都
是
委
身
慈
善
工
作
的
有
心
人
。
十

六
年
前
，
銀
行
高
層
趙
煥
明K

evin

轉
職
成
為
香
港
宣

明
會
總
幹
事
，
多
得
在
大
學
工
作
的
太
太
默
默
鼓
勵
和

支
持
。
一
有
天
災
，
宣
明
會
救
援
人
員
都
爭
取
廿
四
小

時
到
達
災
區
，K

evin

亦
不
敢
怠
慢
，
毋
懼
一
切
搶
先

親
往
視
察
，
好
讓
善
心
人
更
了
解
實
況
作
出
援
手
。

曾
幾
何
時
，
他
在
斯
里
蘭
卡
跟
災
民
在
海
嘯
警
報
中

往
高
地
狂
奔
；
在
災
區
染
病
發
高
燒
被
迫
回
港
，
十
多

小
時
的
航
班
上
，
不
斷
更
換
額
頭
上
的
濕
毛
巾
。

他
認
為
當
年
朝
鮮
之
旅
最
艱
巨
，
七
、
八
名
宣
明
會

工
作
人
員
，
對
方
就
派
出
同
樣
數
目
的
陪
同
，
是
人
盯

人
的
策
略
，
首
都
晚
上
烏
燈
黑
火
，
交
通
燈
也
是
虛

設
。
最
震
撼
的
是
索
馬
里
之
行
，
人
民
受
盡
飢
餓
之

苦
，
到
處
都
是
骨
瘦
如
柴
的
孩
子
，
但
，
身
邊
總
有
媽

媽
守
護
㠥
。
她
們
往
往
神
情
恍
惚
，
很
多
已
喪
失
了
多

名
孩
子
，
可
是
她
們
沒
有
時
間
去
悲
痛
去
哀
悼
，
她
們

還
要
繼
續
照
顧
懷
中
虛
弱
的
子
女
。
空
地
上
帳
篷
下
，

就
是
所
謂
的
診
所
，
不
遠
處
是
一
堆
堆
的
小
沙
丘
，
原

來
孩
子
去
了
，
媽
媽
徒
手
挖
個
洞
，
將
寶
貝
埋
在
那
裡

⋯
⋯

總
幹
事
工
作
忙
碌
，
家
裡
常
常
掛
上
﹁
歡
迎
爸
爸
回

家
﹂
的
橫
額
，
兩
位
女
兒
已
由
當
日
﹁
你
可
以
不
去

嗎
？
﹂
改
為
﹁
爸
，
小
心
保
重
。
﹂

我
好
奇
，
香
港
世
界
宣
明
會
剛
踏
進
五
十
周
年
，
有

甚
麼
慶
祝
？K

evin

直
截
了
當
地
答
：
﹁
當
這
個
世
界

再
沒
有
天
災
和
貧
困
之
時
，
我
們
才
可
慶
祝
。
﹂

但
願
二
○
一
三
年
平
穩
度
過
，
世
界
和
平
！

讓世界充滿愛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下車時尚在聊天，忽聽一女作家聲量略高喚㠥
「這裡！這裡！這裡就是冰心故居了！快！快！快
來拍照！」抬頭一看，依稀彷彿，又回到十二年
前。
清晨還在莆田鄉下吃早餐，蕃薯粥配菜莆蛋、

炸小魚、炒青菜、豆腐乳、鹽煮花生，簡單而親
切，美味而可口。中午到福州，午餐首道菜餚是
佛跳牆。佔閩南菜譜的首席菜，之前嚐過，人在
福州吃福州名菜卻是第一回。壇蓋一掀開，湯內
含海參、鮑魚、魚翅、豬蹄筋、火腿、鵪鶉蛋等
18種原料，又稱18羅漢。有說必須早一兩天下訂
單才能製作，因為得以文火煨燜數小時，讓各料
互為滲透，味中有味，喝湯連帶吃料，不只味道
好，且具補氣養血，清肺潤腸、防治虛寒等功
效。「佛跳牆」固然是福州人的驕傲，卻非本土
人士所創。傳言清朝在福州有位官員的紹興籍夫
人調配烹煮，吃過的人無不讚賞有加，後經廚師
再三改進，每回煨好，壇蓋一開，香溢滿堂，有
人品嚐後寫詩「壇啟葷香飄四鄰，佛聞棄禪跳牆
來」，因此取名「佛跳牆」，詩和名皆強調這道煨
湯的強勁誘惑，對佛家人卻大不尊敬。
上桌的福州名菜還有扁肉燕、紅糟醉香雞、荔

枝肉、春卷、魚丸、白炒鮮竹蟶等等，最後居然
來一道福州光餅。光餅的前身是沒內餡的，鹹或
甜就看揉麵粉時加入糖或鹽，故名光餅。福州午
餐桌上的光餅，夾㠥一片厚厚的肉餅。客氣的主
人點了太多菜餚，最後看㠥看起來就很可口的光
餅卻吃不下，尤其超愛吃鹹味餡餅的我，那一盤
變成我心中永遠難忘的福州光餅。
午餐後按慣例是中國人的休息時間，同桌的文

聯副主席唐先生自我推薦
「沒關係，由我來陪你
們。這回時間排得太緊
湊，但來到福州，三坊七巷是非得走一趟不可的
景點。」他當天犧牲的午休就像午餐桌上那盤沒
人碰觸的光餅，令我懷念到今天。
以南街為中軸，左右兩側的坊巷共有十處，佔

地約40公頃，為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之一。三
坊為衣錦坊、文儒坊和光祿坊；七巷則是楊橋
巷、郎官巷、安民巷、黃巷、塔巷、宮巷、吉庇
巷。唐先生簡略介紹後，意猶未盡地指㠥民居說
明「三坊七巷裡房子的特色為白牆瓦屋，門窗漏
花採用鏤空雕刻，還有精細豐富的圖案花飾，精
巧的石刻與木雕，台階，門框，花座等等，建築
界譽稱此地為『明清古建築博物館』。」一邊穿坊
過巷，到了一處，唐先生停下腳步，門口的牌子
掛㠥「福州辛亥革命紀念館」。唐先生卻說「這裡
是冰心故居。」原來另一門柱上掛的木製牌子正
是「冰心故居」。名氣很大的冰心，在海外的讀者
對她的作品讀得不多，只集中在描述母愛的文
章。來過以後再返莆田，買了一冊薄薄，應是給
學生看的《我的故鄉》。冰心筆下的故居「具有很
典型的福州民宅特點，除中軸建築外，左右兩旁
還有許多自成院落的房屋，每個院落都有水井；
北院之西還橫亙㠥一列坐西朝東的雙層樓房，樓
房之西為花園。我看㠥就想起北方典型的四合
院，然而北方的四合院裡湧動大片的陽光和風
沙，喧鬧㠥的人生，只有在夜深人靜時黃黃的毛
月亮才搖碎一地槐花的清香。這裡卻是安靜的—
青石板鋪地，假山點綴，花木扶疏。臨窗一角，

竹影搖曳，梅溪沁寒。」
亦步亦趨跟隨唐先生，見長廊、

翠竹、花台，天井，10月為秋日，
縱然是午間時刻，清風徐來亦稍帶
寒意，趕緊取出圍巾和外套。身為
攝影師的唐先生帶㠥相機，取景角
度甚為專業，他宛如導演一般指
示，客人佇在院落的水井邊拍照，

一抬眼，突然一震，指㠥柱上的牌子驚問：「怎
麼會有林覺民？」
唐先生眼神和口氣更為詫異「海外人士也知林

覺民？」他徐徐道來「這大宅原為林覺民養父所
有，林覺民就在這裡長大，為革命從容就義後，
家人因避難，把房子給賣掉，買主恰是冰心的祖
父。」因而這是一間房子，兩個名人的故居。
「不只兩個名人，林覺民的堂兄林長民，也生了一
個很有名的女兒，叫林徽因。」這位才女傳說是
徐志摩一生最愛的女人，兩人的愛情故事後來拍
成電視劇《人間四月天》，戲裡叫人仰望的才貌雙
全女詩人兼建築師林徽因也曾在此居住。
這一段親戚關係海外人士少聽說，但凡讀過華

文書的人，只要一提林覺民，腦海馬上湧現的是
「意映卿卿如晤⋯⋯」眼淚隨後掉下來。

當年教華文的老師規定這篇課文必要背誦，考
試計分。學生一聽，課堂裡唉唉唉之聲四起，老
師把林的生平歷史當故事一般講述「林覺民在廣
州起義中受傷被俘，由兩廣總督和水師提督會
審。毫無懼色的林覺民不會說廣東話，慷慨激昂
用英語發表革命的道理。兩廣提督讚歎林覺民面
貌如玉，心地光明如雪。當時有人勸總督為國留
才，總督卻不願意把這英雄人物留給革命黨，下
令處死。林被關押數日滴水米粒不進，最後泰然
自若邁進刑場，從容就義時，年僅24歲，為黃花
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老師把《與妻書》的內容再加解釋「我這封信

是與你道別的，我寫這信時，還是世上之人，你
看這信時，我已是陰間的鬼了⋯⋯我因為愛你，
所以才勇敢就義，我以愛你之心，去愛天下人
⋯⋯」林把他對妻子孩子的愛，化為民族國家
的愛。在這之前，不曾經歷戰亂，不知民間疾
苦，生活在幸福時代的同學聞所未聞。世界果真
有這樣偉大的人，寫出這麼癡情纏綿而充滿大愛
的信。此後上課再無抗議之聲，同學被叫上講台
背誦時，一邊背書一邊流淚。《與妻訣別書》成
為中學課本中最難忘的一篇課文。
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忙碌攝影，兩條門柱的牌

子說明「福州辛亥革命紀念館」已經遷出，展覽
館還原給冰心和林覺民。拍了幾張照片，燈影瞬
時此閃彼亮，抵達的時間已過黃昏，名人故居家
門緊閉。大家隨導遊的腳步轉向右邊，街頭牌樓
書明南後街，正是三坊七巷的中軸街。
作家和作家相見，會議上沒時間交流，采風當

兒聊得投契，一路眼觀街邊兩排新店舊舖，行過
多個坊巷，不認真也沒仔細去探看，美國作家W
在坊巷裡匆忙進出，耳邊聽得人問，你怎麼跑進
跑出？W回答，這麼一路直走，什麼都看不到
呀！聲音隨㠥匆促的步伐往衣錦坊進去。
出了南後街，才省起這回三坊七巷遊，不見坊

也不見巷，僅走過一條商業街。12年前走進冰心
和林覺民故居，還去了嚴復故居，便已燈影晃
晃，於是和唐先生相約，日後再來繼續游走三坊
和七巷。
約會時候，是真心的，人生卻如此無奈，很多

事情，總是有心無力。秋天的風在南後街吹起
來，旅遊巴士的引擎不停息，馬上就得開走，林
則徐紀念館在對面，惟有遠遠拍了一張牆外的題
字。那年佇在林則徐紀念館的大門口，唐先生舉
㠥相機喚我：往這邊看。我微笑，把外套拉緊，
不知道攝下來的，竟是永遠的過去，永遠的記
憶。

■ 哲人已萎，觀其舊書，感

慨不已。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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